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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不敢“离线”成打工族常态

彭女士在重庆某影视公司的业务部门工作了12年。3月
27日晚6点40分，她正与朋友一起吃晚饭，微信收到几条消
息：“表格里面标注的地方麻烦补充一下，再把你的信息填上
去，按照上面的格式……”

彭女士立即放下筷子回复了消息，她说，这是人事部门同
事发来的通知，说明他们也还在加班。

“我的工作时间是朝九晚五，但我发现从去年开始，经常
会在非工作时间接到上级或是同事的工作安排。”彭女士表
示，这样的情况越来越频繁，每周至少一两次，有时需要立即
完成，有时回复“收到”后第二天再到单位处理。如果遇到比
较紧急的情况但又没及时在工作群里回复，领导就会马上打
电话来质问：“为何不关注群里的消息？”

有一次周末，彭女士带着家人逛公园，眼看手机马上就要
没电了，她着急地四处寻找租借充电宝的地方。彭女士无奈
地告诉记者：“领导随时有事，我根本不敢离线。”

要求手机24小时开机，微信工作群里的消息必须及时回
复，晚上开会……记者采访了解到，不止彭女士，也不止一家
公司、一个行业，不敢“离线”成为不少劳动者的日常。

“我昨天在下班路上，就接到了三个工作通知。”张先生是
渝中区某卫生医疗企业的员工，入职该单位11年，“隐形加
班”对他来说已是常态。

张先生说，这三个通知分别是第二天要交的报告一定要
按时拿出来，临时安排第二天一早有个会议要参加，以及上级
领导想了解一项工作内容，需要他马上给领导汇报该项工作
的进度。

“我听过‘隐形加班’，也听过‘离线休息权’，但在我们这
种单位，下班时间处理工作事宜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张先生
称，现在他每年有10天年假，但每一年基本上都没有休完过，
甚至去年一天都没有休假，最后单位也只是按照两天的工作
时间给他补了钱。

“隐形加班”已经是很多上班族的生活常态。“最讨厌非工
作时间发微信来布置工作，又不是十万火急的事情！”“回个电
话是浪费不了多少时间，但是会破坏一整个周末的好心情。”

“24小时为工作待命，却从来没人提过加班费的事。”社交平
台上，各种吐槽刷了屏。

关键岗位往往“休而不息”

不可否认，新技术提供了灵活的工作方式，但也模糊了工
作与生活的“边界”。一些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进工作群，下
班时间依然通过微信等方式安排工作，让劳动者往往“休而不
息”，难以摆脱数字时代的“隐形加班”。

然而，我们也要充分考虑到，在面对特殊事件时，关键岗
位的劳动者理应随时在线处置工作。

李先生在某行政执法单位做内勤，朝九晚六的工作制度，
平时几乎不加班，也很少在非工作时间收到工作消息，不过有
时遇到重大检查，在晚上开展专项行动，肯定会到深夜才能下
班。

“这种特殊情况肯定要面对，不过加班后单位都会给我们
安排补休。”李先生说。

周先生在某建筑施工企业从事人力资源工作，长期在

非工作时间接到工作电话，每次他都会及时回复。周先生
所在的企业分机关和项目部，机关属于固定工作制，项目
部实行的是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比如为
了抢工期，就安排集中上班再集中休息。

“虽然我是在机关工作，但随时都会有人来询问人事方面
的情况，我肯定要及时给别人解答。”周先生谈到，他下班后接
到的大多数工作都能在电话里解决，偶尔也有需要马上回办
公室处理的，也就一两个月一次。

在数字经济的驱动下，许多行业的工作模式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IT、金融、媒体等领域，远程办公、弹性
工作时间已形成共识。许多网友也表示：“像医生、老师、警察
等职业，怎么可能完全做到‘离线休息’，我们还是要视不同情
况来界定。”

“离线休息权”应尽快入法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主任吕
国泉提交了《关于保障劳动者离线休息权的提案》，该提案引
发了社会各界广泛共鸣。在此背景下，如何界定和保护劳动
者的“离线休息权”，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数字通信设备的普及，劳动者工
作与私人生活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用人单位通过视频、电
话、短信、电子邮件等数字化方式在下班后向劳动者发布工作
指示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徐银
波说，一方面，劳动者的休息可能未获保障；另一方面，劳动者
的“隐形加班”可能未获得相应的待遇。为应对这一问题，比
较法上和学理上提出了“离线权”这一概念，指劳动者在非工
作时间享有关闭数字通信设备、不履行劳动以及面对所布置
的工作任务可以不予回复的权利。

“离线休息权”入法，从现实来看，距离落地遥远吗？
今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上作《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出“明确把
‘付出实质性劳动’和‘明显占用时间’作为线上‘隐形加班’的
认定标准，让在线工作有收益，离线休息有保障”。

2024年北京市高院工作报告在附件中专门介绍了一起
“隐形加班”案。劳动者李某起诉某公司向其支付2019年12
月21日至2020年12月11日加班费等劳动报酬，李某主张的
加班内容为下班后在微信或者钉钉等软件中与客户或同事进
行沟通交流付出的劳动，公司则认为这不属于加班。北京市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在部分工作日下班时间
及休息日利用社交媒体工作已经超出了简单沟通的范畴，该
工作内容具有周期性和固定性的特点，有别于临时性、偶发性
的一般沟通，体现了用人单位管理用工的特点，应当认定构成
加班，据此判决公司向李某支付加班费3万元。该案顺应了
数字时代劳动形态的变化趋势，入选“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
2023年度十大案件”候选案例。

“这说明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有很多涉及离线加班之类劳
资纠纷的案件在发生，立法也需要对司法中发现的社会问题
进行回应，因此‘离线休息权’入法有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
四川发现（重庆）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韩杰表示，在此过程中
可能至少有两大难点，一是如何在制度设计上平衡企业的利
益和劳动者的权利，二是如何计算劳动者远程加班或者隐形
加班的工作时间。

已经下班，工作群消息仍然响个不停；明明
是节假日，却还要拿着手机、电脑随时待命；手
机24小时开机，工作群要及时回复……这样的
经历，相信很多职场人都有。

下班后的“离线休息权”，你是否握在手
里？又该如何保障劳动者的“离线休息权”？对
此，记者进行了调查。

如何保障
“离线休息权”

那么，破解“离线休息”困局，
我们该怎么做？

韩杰称，需要将劳动者的“离
线休息权”进行制度化构建，首先
是在立法层面上，加强对劳动者

“离线休息权”的保障。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1032条关于自然人的私生活
安宁权的规定以及现有劳动法律
法规中保护劳动者休息权的原则
性规定都为构建劳动者离线权保
障体系提供了提纲性的引领。

其次，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或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
上位法中增设劳动者“离线休息
权”这一概念，以立法方式赋予劳
动者享有在非工作时间免于接受
工作任务的权利，同时明晰“离线
休息权”的权利性质、相关权利及
义务的主体、权利边界以及权利
救济的路径。

韩杰认为，制定法律制度需做
好充足的实践调研，既要具有合理
性，尊重社会发展客观事实，也要
具有可操作性，让司法机关在适用
法律时有较为统一的标准。

徐银波谈道，随着信息技术的
发展，单位可能的确存在 24 小时
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需要，针对离
线休息这一需要平衡用人单位需
求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复杂问题，
是直接以立法的形式加以规定，或
是先采用指导案例、软法规范等模
式先行探索，不断总结经验，待未
来成熟时再转化为立法，“从比较
法上来看，法国、意大利、西班牙、
德国、美国以及欧盟采用不同的规
范方式，我国也需要探索适应中国
国情的应对模式。”

同时，在规则设计上，是否区
分在线工作者与线下工作者而作
不同制度设计？针对线下工作者，
是否又需要区分不同岗位而作差
异考量，如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工作
时间是否更有灵活性需求？以及
如何解决“工作时间”的界定与认
定这一关键问题。

据新重庆-重庆日报

离线休息需探索适应
中国国情的应对模式


